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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著名散文作家王充閭當代著名散文作家王充閭
守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正者，大

道也，既包含道德操守，又包含客觀規律，還包含

正確理論。作為一位優秀的作家，要在創作之路上

實現不斷的超越，守正是至為關鍵的，就是說，不

僅需要深厚的學養，出眾的才情，還必須有堅定的

信念，崇高的理想，始終讓自己的創作實踐沿着正

確的軌道前行。

魯迅先生說過： 「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

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

就是中國的脊樑」 。然而，曾經有一段時間，在文

學市場上出現了逃避崇高，調侃英雄的不良傾向，

王充閭始終堅信，英雄是民族最閃亮的坐標，中華

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輩出的民族，和

平年代同樣需要英雄情懷。因此，他在十幾部歷史

文化散文中，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分析

人物，解讀事件，剖析問題，激濁揚清，頌揚了大

量傑出的歷史人物，其中有政治家、作家、詩人、

藝術家、思想家、科學家、知名人士、社會活動家

等。

他熱情讚頌人民領袖和革命烈士、民族英雄。

在《不能忘記老朋友》一文中，他寫道：周恩來同

志 「躋身於20世紀世界偉人的行列，達到了人格境

界的巔峰，他把中華人文傳統昇華為一種特殊的人

格魅力；他與廣大人民群眾有着真正的心靈契合；

在新的更高的基礎上，對同志、對朋友、對人民的

真誠愛心和人格尊重。在歷史繼承性與時代延展性

的意義上，他的偉大人格，又成為新時代的富於魅

力的寶貴精神財富，猶如一塊晶瑩剔透的寶石，從

各個不同角度閃射着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奪目

光輝」 。他在瞻仰瞿秋白同志就義地之後，寫了一

篇散文《守護着靈魂上路》，在結尾寫道： 「死
亡，是人生最後的也是最為嚴峻的試金石。他（瞿

秋白）以一死完美了人格，成全了信仰，實現了超

越個人有限性的追求。烈士的碧血、精魂，連同那

淒婉的 『獨白』 ，激越的歌聲，瀟灑從容的身姿，

在他短暫而壯麗的人生中，閃現着熠熠光華。」 這

篇有深度、有創見、有影響的文化散文，也正是王

充閭英雄情結的藝術抒懷。其間，他以近三十萬字

的鴻篇巨製，為 「千古功臣、民族英雄」 張學良將

軍立傳，獲得了文學與史學界的好評。

一個時期，各級電視台播放歷史劇、開設講壇

成為熱門。2009年2月，王充閭直接給省電視台領

導寫信，提出意見： 「當前電視節目中，封建帝王

特別是清代帝王的題材數量過大，而且頌揚失當，

有的不該肯定的也大張旗鼓地宣揚；與此相聯繫，

節目中（包括有些講座）過多地張揚了 『權謀文

化』 ，直接關涉到思想導向問題」 。當時，他就決

心撰寫一部與這種不當宣傳針鋒相對的歷史文學作

品，揭露一些封建帝王的沒落腐朽的歷史真相和逆

歷史潮流而動的反動本質。

不到一年，他連續寫了十五篇文章，彙集為

《龍墩上的悖論》出版，有針對性地揭示封建帝制

下無法克服的種種矛盾與悖論。在《老皇帝的難

題》《歷史上的血腥家族》中，他把封建帝制的怪

圈，兩千年無法解開的死結，暴露得體無完膚──

為了家天下，實行 「嫡長子繼承制」 ，這就必然要

放棄選賢任能的標準，結果白痴、娃娃皇帝登基，

再不就是宮廷內亂，禍起蕭牆，出現一個接一個的

血腥家族。在《馴心》一文中，他以形象、潑辣的

語言，通過大量的典型事例，披露所謂 「康乾盛

世」 的清王朝不擇手段，殘酷鎮壓與馴服知識分子

的暴行；……起到了一定的撥亂反正作用。

幾十年來，王充閭的創作堅守正確的文學方

向，與祖國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為講好中國故

事、傳播正能量做出不懈的努力。一次，他到陝西

榆林開會，在飛機上看到一條信息：陝北榆林老農

業技師朱序弼，退休後二十年如一日，義務指導各

地植樹造林，拒絕接受報酬，被當地民眾封為 「綠
聖」 ，自發為他樹碑塑像。他覺得這位農民事跡應

該大力宣揚，於是，直接趕到現場採訪，寫出感人

肺腑的文化大散文《留下片片綠蔭》。

王充閭秉持 「文如其人」 「有一等胸襟才有一

等文字」 的原則，重視精神價值、精神追求。他把

立德樹人與為文修藝統一起來。擁德自重，廉潔律

已，真誠守信，與人為善。問他： 「何以能做到這

一點？」 他說： 「作為一個國內有一定影響的作

家、學者，我時時警戒自己，一言一行，一舉一

動，都要嚴於律己。不僅自己保持革命本色，保持

晚節，終生清正廉潔，而且教育家屬、子女，嚴格

要求自己，絕對不能因為放鬆約束而造成不良影

響。」
作為一個作家與詩人，他追求充分的個性表現

和旺盛的創新精神，情感淋漓盡致地揮灑，喜怒哀

樂盡情地訴諸筆端。而作為領導幹部，他注意檢點

言行，講究修養，保持成熟、練達、謹慎、穩健的

風格。這兩個方面兼於一身，原本是很難做到的，

而他卻能很好地將二者融為一體，既長期嚴格自

律，不越雷池一步，又在作品中獨具一格，從容揮

灑，保持鮮明的個性。

談到今後的研究方向、創作重點，王充閭告訴

筆者，總的想法是，要發揮自己國學功力的優勢，

憑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修養，通過文學創作與

學術研究，盡最大努力做一些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

性轉化工作，使優秀傳統文化真正活在當代人的觀

念裏與生活實踐中，充分釋放正能量，實現有活

力、顯實效的傳承，而不僅僅封存於典籍中、書齋

裏，只是一些專家學者的研究對象。本體是中華傳

統文化，目標是轉化，要求是創造性；也就是以中

華傳統文化為依託，從傳統文化中汲取思想養料，

在現實條件下致力於文化提升和思想超越，讓傳統

文化中的充沛價值理念助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

培育。這樣，寫出的作品就應一頭聯結着傳統文

化，一頭進入到新文化體系之中，使傳統文化中的

厚重精神資源支撐現代化各項事業的發展，凝聚中

華兒女，共襄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宏圖偉業。

在他看來，這類研究與寫作，實際是參悟歷

史、叩問人生、認識自我，抵達歷史深處，同已逝

的古人進行生命對話，着眼於以優秀民族傳統這把

精神之火燭照今人的靈魂；在對古人進行靈魂拷問

的同時，也進行着對於今人的靈魂拷問，包括作家

自己的靈魂，一起在歷史文化精神中迎接考驗、經

受撞擊，從而在歷史和現實之間，架起一座溝通的

橋樑，挺舉起作家人格力量和批判精神的槓桿。

為此，他在創作與研究中，注意把握三點：

歷史是一個傳承積累的過程，一個民族的現在

與未來都是對歷史的延伸。而文學，則是歷史敘述

的現實反應，在人們對於文化的指認中，真正發生

作用的是對事物的當下認知。因此，寫作中應該注

重現實的針對性，努力做到以新見解、新發現、真

性情、現實感灌注於史料解讀之中。此其一。

其二，力求實現思、詩、史的結合，以史事為

依託，從詩性中尋覓激情的源流，在哲學層面上獲

取昇華的階梯。通過文史聯姻，使文學的青春笑靨

給冷峻、莊嚴的歷史老人帶來生機與美感、活力與

激情；而閱盡滄桑的史眼，又使得文學倩女獲取晨

鐘暮鼓般的啟示，在美學價值之上平添一種巨大的

心靈撞擊力。

其三，在準確理解古籍、把握語境的前提下，

盡最大努力增強文章的可讀性。他的取徑是：採用

文學手法，交代事實原委，展現人物精神風貌，盡

量設置一些張力場、衝擊波，使其間不時地躍動着

鮮活的形象、生動的趣事、引人遐思的叩問。即便

是運用知性和理性相結合的手法，也努力避免純政

論式的議論，堅持從明確的思想認識和清晰的邏輯

關係出發，選用清通暢達的性情化、個性化語言，

盡量增強作品的表現力與可讀性。

顯然，王充閭對自己又提出了一項新的挑戰。

作為一位優秀的高齡作家，他將繼續不斷地守正創

新，不斷地攀登文學新的高峰。我們有理由相信，

他的文學創作，他的詩性人生，一定會在不斷的超

越中，展現出更加光彩奪目的輝煌。

王充閭，當代中國文學界德高望重的頗具代表性的散文作家，他的散文最為全面和典型地代表了學
者散文的文體風格特徵，代表了中國散文審美的高品位與創作的高水平。他的散文意蘊精深幽遠，風格
優雅從容， 「如江上清風，山間明月」 ， 「其學者的風度是從博學善辯的散文境界中出現的一種藝術儀
表」 。知名學者徐中玉如是說。

王充閭的作品懷有一種強烈的歷史情結，帶着現代的精神走進歷史，走進傳統，又將歷史和傳統引
向現代的文化生活和現代的精神世界，不僅深刻地體現了對歷史傳統的親切體認和理性把握，而且更是
對文化精神的一種具體實踐和價值延伸。

王充閭的作品揭示複雜的人性，不嘩眾取寵，不趨時媚俗，而是在潛心閱讀、研究與思考基礎上的
艱辛創造，真正把散文當作純粹藝術性的美文來寫。其高超的文體技巧和語言功力，是對當代中國文學
的突出貢獻。

王充閭發表文學作品，始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來，在國內外三十幾家出版社出版《清風白
水》、《滄桑無語》、《面對歷史的蒼茫》、《何處是歸程》、《成功者的劫難》、《龍墩上的悖
論》、《文在茲》、《事是風雲人是月》、《千秋叩問》、《成功的失敗者——張學良傳》、《逍遙
遊——莊子傳》、《國粹》、《詩外文章——文學、歷史、哲學的對話》等文學作品與學術著作70餘
部；近期出版《充閭文集》20卷。散文集《春寬夢窄》獲中國作家協會首屆 「魯迅文學獎」 。因其在全
國文學界的權威性與影響力，在第三屆、第四屆魯迅文學獎．散文雜文評獎中，連續被中國作協聘任為
評獎委員會主任。他的散文作品有50餘篇被選入大、中學語文課本及各地高考、中考試卷及輔助教材。
其作品在港澳台及國外也產生了一定影響，散文集《滄浪之水》《國粹札記》先後在香港三聯出版公
司、中華書局出版。《滄桑無語》《歷史上的血腥家族》、《成功的失敗者——張學良傳》分別在台灣
出版；散文選本《北方的夢》，被譯成英文、阿拉伯文。

王充閭的文學成就得到了文學界、學術界的充分重視，全國文學、史學名家紛紛撰文評介，對其作
品進行專題研究，予以高度評價，現已結集出版八種評論集。王充閭被南開大學、遼寧大學、湖州師範
大學等多所高等院校聘為客座教授，先後多次應邀到北京大學、中國傳媒大學等高等學府開辦講座。王
充閭文學館不久前在營口開館，前往參觀者都為他的文學成就而感到震撼。

王充閭退休之後才成為專業作家，用他自己的話說，

長期以來，一直是 「亦勞亦武的民兵」 。他當過中學教

師，報刊副刊編輯，曾任中共遼寧省委常委、宣傳部長、

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兼省作家協會主席等職。像他這樣長

期擔任省級領導職務，把本職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卻

能在業餘創作中取得如此輝煌文學成就的優秀

作家，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實屬罕見。王充

閭在回顧自己幾十年的創作歷程時，他深

情地說： 「堪資自慰的是，我堅持了，

我奮力了，鍾情於繆思女神終始如一，

未曾移情，也未曾懈怠。」 他是繆思女

神的忠實情侶，幾十年如一日，無論遇

到何種困難，都是 「蒲草韌如絲，磐石無

轉移」 ，他以驚人的毅力、艱巨的勞動，

數十年如一日，始終如一地堅守文學追求。

以高度的文學自覺，挑戰自我，不斷超

越；以恆定的信念，守正致遠，德藝雙馨。

王充閭的成功，首先得益於其幼年打下

的文學功底。他六歲進私塾學習 「四書」 、

《詩經》，依次講授《史記》、《左傳》、

《莊子》，以及《古文觀止》和《古唐詩合

解》等，爾後就練習作文和對句、寫詩，從而

奠定了堅實的國學功底。苦讀八年，練就強

記、勤作的 「童子功」 。以至於影響其中學、

大學以及投身工作、走上領導崗位後，一生始終苦學不輟，不

斷地築牢堅實的文學根基。

退休之前，由於走的是業餘創作道路，王充閭要比那

些專業作家面臨着更多的困難。概言之，就是勇闖三關：

一闖時間關。面對着讀書、創作、學術研究同緊張、

繁忙工作之間的尖銳矛盾，他在八小時之內，心無旁騖地

集中處理工作，加上保證必要的飲食、睡眠，餘下來，全

部業餘時間用於讀書、寫作。無論節假日、早午晚，寸陰

是競，分秒必爭。坐車外出，會議間隙，甚至晚上洗腳

時，都要拿着書本來讀，友人笑說是 「立體交叉工程」 。

一些程式性的場合，他很少露面，盡力避免世俗應酬，犧

牲了常人應有的生活樂趣，探親訪友無暇顧及，迎來送往

絕無興致。1986、1987兩年，應人民日報．海外版的邀

約，作為幾位主要撰稿人之一，參與了撰寫《望海樓隨

筆》專欄文章。按照編輯要求，定下體例，然後根據平素

的知識儲備，確定題旨，釐清脈絡，動手寫就。當時他擔

任分管常務的市委副書記，平日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工作。

到了星期天、節假日，大家都休息的時候，他躲進辦公

室，奮筆突擊，以便按時交稿。

二闖世俗關。對於王充閭來說，文學是其一生無悔的

選擇，既然結緣繆思女神，就需要放下常人所放不下的東

西，名利關頭止步，耐得住寂寞。在各種誘惑面前、選擇

面前，他都毫不猶豫地選擇文學。1988年春，王充閭調任

省委常委、宣傳部長之後，曾先後遇到去外省和中直機關

擔任更高領導職務的機會，可是，他都主動放棄了，他想

在熟悉的環境中繼續做自己駕輕就熟的工作，從而撥出更

多的業餘時間從事文學創作。他寫過一首《寫懷寄友》的

詩： 「埋首書叢怯送迎，未須奔走競浮名。拋開私慾心常

泰，除卻人才眼不青。襟抱春雲翔遠雁，文章秋月印寒

汀。十年闊別渾無恙，宦況詩懷一樣清。」 這種雲水襟

懷，書生本色，深受文友們賞識。一位老先生在贈詩中稱

讚他： 「蕭瑟宦囊余典籍，未妨終始作書生。」
三闖心態關。王充閭的詩文創作，妙筆生

花，文采斑斕；而他寫作的環境，或者說整天

所接觸的，卻是公文閱覽、公文寫作、公

文處理、公文策劃。公文要求準確、鮮

明、規範、實在，出之以公共話語；而

文學創作需要個性化、形象化，這裏就

有個智性話語的藝術轉換問題。公文

與文學寫作，都是必不可少的社會性的

腦力勞動，二者只有形式差別，而並無

高下之分。而王充閭在每日面臨的龐雜公

務、世事紛擾中，還要搞文學創作，矛盾、

衝突無時不在。面對這個心態、換筆的問

題，他左手公文，右手詩文，出色地扮演兩

種角色，完成雙重使命。不難想像，為了衝

開這道關口，他該付出多大的艱辛，做出何

等的探索啊！

說到 「換筆」 ，又聯繫到另一件事。當世

界已經走進信息時代，信息的處理速度已經超

出了以往的理解力， 「換筆」 便成為一種新的

誘惑，新的挑戰。因而，早在1994年，王充閭

就開風氣之先，運用電腦寫作和搜索文化資源。這既提高了勞

動效率，又進一步開闊了眼界，轉換了思維方式，使他在創

作、研究之路上，如虎添翼，增加了助力。

他把讀書、創作、學術研究視為人生至樂，看作一

種詩意存在的生存形式。退休後頤養天年，飽享天倫之

樂，原本是許多人的生活常態、刻意追求；可是，王充

閭退休後的生活比起之前，卻更加緊張，當然也更加充

實了。他絲毫沒有停止追求的腳步，依然執著地奔走在

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的道路上。對於他來說，離開工作

崗位後，公務活動很少，人際關係簡化，世情紛擾漸漸

淡去，正可恢復書生本色，實現平生夙願，在他看來，

創作的艱辛，體現為一種長期熔鑄性情、積貯感受，一

朝綻放、四座皆春的甜美。用一句時髦的話來說：是

「痛並快樂着」 。作家面對作品，宛如母親面對嬰兒，

那種可愛的 「寧馨兒」 ，總會帶來一種溫馨感、成就

感、自豪感。他說，創作過程是艱苦的，但創作心態卻

並非像負重登山那樣，筋肉緊繃，氣喘吁吁；而是表現

得輕鬆自如，左右逢源，絕非膠着、執拗狀態。創作過

程中，總是努力減輕心靈的外部負載，從容不迫、弛張

有度地發揮好自己的創作活力。宛如舟行江上，縱目山

川，仰眺俯瞰，剎那間感受到宇宙生命的律動，感受到

這一律動與內在情懷的契合，目與心會，情與景融。這

時節，作者的內心，有如宗白華《美學散步》中所說

的： 「湧現了一個獨特的宇宙，嶄新的意象，為人類增

加了豐富的想像，替世界開闢了新境。」 「當其得意

時，心與天壤俱。閒雲隨舒卷，安識身有無。」 （李白

詩句）達到了物我神會、雙向交流 的境界，將形而下的

景與情，上升為形而上的審美超越。

挑戰自我，不斷超越，為王充閭在文學道路上前

行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動力，也是他不斷攀登文學高峰的

成功軌跡。2002年，他在北大散文論壇上，以《渴望

超越》為題，開篇就說： 「 『對於一個真正作家來說，

每一本書都應該成為他繼續探索那些尚未到達的領域的

一個新起點。』 海明威的這句話，我記得很牢靠，因而

時時不忘挑戰自我，渴望超越。」
在這個問題上，他十分清醒，高度自覺。他認識

到，人的年齡大了，銳氣會隨之消減，更容易師心自

用，拒絕不同的見解；特別是出了名以後，讚揚的話聽

多了，難免處於自我陶醉狀態，再看不到缺陷；名聲大

了，到處都來約稿，文章隨地都能發表，很容易出現粗

製濫造現象。人一成名，便不再屬於自己，會逐漸地融

入到 「喧嘩與騷動」 的社會浪潮之中，從此，將告別寧

靜，告別超然，告別本我。所以說，成功是一個陷阱。

這種自我膠滯狀態常常導致寫作障礙，造成止步不前。

避免和消除障礙的唯一途徑，就是無所眷戀地重新塑造

自我，一切從頭做起。

這樣一來，就如同一位文學評論家所說的： 「王
充閭在散文創作的途程中，以一顆永不寧靜的心體現着

創造的痛苦與歡欣。─他選定了 『創化』 這個永恆

的狀態。他始終覺得自己未完成。未完成是一種勇氣，

否定自己，走出自己，向新的目標行進。未完成是一種

狀態，在未完成中生命還在年輕。因為認定自己永遠未

完成，王充閭把不重複自己作為藝術創造的標尺。

─他的藝術視界始終是敞開的。沒有固守已經形成

的，沒有排拒將要出現的。他一直遵循着一個內心律令

向前奮飛：不斷創新，不斷發展。」
挑戰也好，超越也好，不能單憑意志與良好願

望，首先需要依靠堅實的理論與學術功底。早在八十年

代，他就從個人實際出發，大範圍地、高難度地進行補

課。首先是，集中時間、集中精力精讀恩格斯的《反杜

林論》，光是在書頁空白地方，就有五種筆跡，密密麻

麻地記下了學習心得體會。從1985年開始，又花費幾

年時間，深入研讀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

態》、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黑格爾

的《美學》、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丹納的《藝術哲

學》、卡西爾的《人論》等哲學、美學名著；同時，也

研讀了國內幾位美學家的著作，其中有朱光潛的《談

美》、宗白華的《美學散步》、蔣孔陽的《德國古典美

學》、王朝聞的《美學概論》、李澤厚的《美的歷程》

《美學四講》等；還有法國年鑒派史學、美國新歷史主

義方面的史學著作。這樣，一直延續到新世紀之初，對

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西方的文史哲美的學習、研索，迄

未間斷。

王充閭文學修養深厚，因而其文學創作起點很

高。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他就應邀為人民日報．海

外版《望海樓隨筆》專欄撰稿。在此前後，寫作了大量

思辨性散文。接下來，轉為帶有哲理性的、以紀遊為主

的美文寫作，代表性作品為《清風白水》《春寬夢

窄》，徐中玉、郭風、馮牧、謝冕、閻綱等名家都有文

章評介，稱他的散文 「出手不凡、獨具機杼」 。1997

年，《春寬夢窄》獲首屆魯迅文學獎。

對此，王充閭並未滿足現狀，而是繼續尋求散文

創作的突破，九十年代後期轉入歷史文化散文寫作，其

突出特點：一是成系列，如帝王系列、文人系列、女性

系列、愛情系列、友情系列、哲思系列，等；二是說古

不忘關照社會現實，曾以《歷史文化散文的現實期待》

為題，在北大中文系做過講演；三是就選材說，專愛啃

「硬骨頭」 。他一向認為，藝術的魅力正在於用藝術手

段燃起人們探索未知領域的欲求。為此，他喜歡研索那

類富有爭議的人物，人生道路曲折、複雜，生命歷程充

滿了戲劇性、偶然性，以及謎一般的代碼與能指，難於

索解的悖論，甚至蘊涵着某種精神密碼的人物。如寫曾

國藩的《用破一生心》、寫歌德的《斷念》、寫列夫．

托爾斯泰的《解脫》、寫瞿秋白的《守護着靈魂上路》

等文化散文，都體現了這一點。

到了新世紀，由專注歷史，轉入關於傳統文化、

國學經典的創造性轉化、創新型發展。以《莊子傳》

為起點，陸續推出《國粹》《文脈》《詩外文章》等

人文傳承系列。《逍遙遊─莊子傳》，作為他的散

文創作的新的制高點，有別於以往的散文創作，如果

說數十年來，王充閭的散文創作手法主要是敘事、描

寫，間雜着抒情、議論，在謀篇布局、立象盡意、文

采修辭，亦即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基本標識方面着

力；那麼，這部傳記的寫作，則同時下了義理、考

據、辭章等哲學、史學方面的功夫，是真正的做學

問。從而獲得了文學界、學術界一致的高度關注與好

評。書稿審讀者之一黃留珠教授指出： 「長期以來，

有關研究莊子思想的論著，可謂汗牛充棟，但關於他

本人的傳記作品，卻不多見。人們轉來轉去，似乎很

難跳出司馬遷所撰《史記》中有關莊周史料的框架，

搞出一點新東西來。王充閭徹底打破了這種局面。該

書以全新的視角，生動優美的語言，為我們展現出一

個有血有肉、生活於兩千多年前的莊老夫子。」 著名

文學評論家古耜指出：王充閭的這部傳記，出言有

據，落筆有徵，幾近無一字無來歷。這樣一種包含了

「清儒家法」 （蔡元培語）意味的史料性極強的莊子

傳記，在迄今為止的莊學研究史上並不多見。也有評

論人士這樣說： 「這（指《莊子傳》）是一部集大成

的代表作，作者過去三十幾年的成果全都可以略過，

只要有這一部，就可以垂之久遠了。」
而接下來的《國粹：文化傳承書》，一經面世便

產生了強烈反響。著名文學評論家孟繁華指出： 「《國

粹》一書，作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史、傳統史、心靈史，

祖先崇拜、生命符號、思想文化、人文地理以及生活哲

學等，同樣也是歷史學家、思想史家所要處理的對象。

它的不同凡響，就在於作者獨具特色的言說方式，也就

是鮮明的文學性，藝術的超越性。這無疑是王充閭文學

創作的又一次超越。」 出版當年（2017），即榮獲

「中國好書」 稱號，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作了介紹，現

已印銷十幾萬冊。

撰稿：劉文艷 李蘭 供圖：王充閭文學館

不斷超越的詩性人生不斷超越的詩性人生

始 終 如 一 的 文 學 追 求

▲自90年初開始，
王充閭的文章在《大
公報》副刊發表，總
共刊發了一百多篇，
全部在王充閭文學館
展出

不 斷 超 越 的 文 化 自 覺

▲王充閭文學研究中心、王充閭文學館新址揭牌儀式座談會

▲1997年王充閭獲中國作協首屆 「魯迅文學獎」

▲作為《莊子傳》作者參加《中國文化名人傳》叢
書北京首發式

▲作為特約嘉賓出席中國散文論壇

守 正 致 遠 的 文 學 定 力

▶王充閭利用參加陝
西榆林詩會期間，採
訪當地農民造林模範
朱序弼（左），寫出
感人肺腑的散文《留
下片片綠蔭》

▲王充閭在自己的書房查閱資料

▲王充閭為寫莊子傳
用15年的時間搜集資
料，寫下8大本筆記

▲王充閭近照

圖文由客戶提供


